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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漫谈学习疫情下漫谈学习 小南门

我的孩子在网上听老
师教课，一般都是由我和
我太太来教和解释，尤其
是数学，真要我的老命，是
用英语教学，我不会英语，
真是一头雾水，比吃毒药
还难，就这样的让孩子和
我们束手无策，痛苦万分。

我和太太每天都有各
的忙，我目前没有工作了，
当导游的是完全陷入一片
黑暗的世界，就弄点吃的

拿出去卖糊糊口，家里又
没有电脑，就是用电话来
上课，算起来上网费太贵
了，由其是字体，小得无发
放大而又看不到，无明火
真的冒出来。

他们的学习大概就是
功课多，学习写了又抄，抄
完了又写。

今天华文课是学习大
熊猫，中国国宝，我孩子从
幼儿园到今天没有学过汶

莱的雨林动物，你说奇怪
吗？上次英语课的老师要
他们在家里自制一份五种
野生动物的小本褶，我帮
小孩找了五张热带雨林的
动物和昆虫，再让他学习，
让他认识他生长的汶莱是
一块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
热带雨林，我让他学雨林
蛙 、长 鼻 猴 ，这 他 们 书 本
有，但不详细，莲灯虫、犀
鸟，和大尾松鼠，小孩乐透

了，也爱听我的故事教法，
再让他把动物的特征一一
介绍和解说，这倒是完成
他的任务。

小孩班上的同学是不
是学老虎、狮子，或不是汶
莱的野生动物，我就不得
而知了，学习熊猫是好，孩
子都爱学，书上讲的是中
国国宝，是在动物园里被
关 着 的 国 宝, 但 对 汶 莱 孩
子很陌生,很难产生趣味。

母亲

您说离别就像天边的一道彩虹

在细雨飘逸的晚霞化成的一道七彩的

花桥

您说您欢欢喜喜的塔上了彩虹

不滴下您坚强的泪珠

不让我看到您悲伤的哭泣

母亲

您把您年少的梦

化成您的汗水

用您的泪水编织了一个家

母亲

您是天上的雨水

孩子是一颗树

也是花儿

是您的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

母亲

就让我再建立一座山

串成天边的虹桥

让你的孙儿有个依靠的家

诗二首诗二首
鼠语
恨就恨在
天生下来就有
一副令人类恨得牙痒痒
谋生的利齿
毒药、笼子、猫
时时都在窥伺我的出现
准备捕捉我的天性
且还剽窃我的形容
在翻寻的辞典里
佔一席之地
成就，呵，不
成语了我的恶行
而值得宽慰
唯一的平反
是在没有利齿的卡通和儿歌里
咯咯逗笑了孩子的童年

猪语
一生下来
就嚐到了生活的甜头
酸咸苦辣是陌生的滋味
呵这一生
只懂得
睡与吃，吃与睡
受尽生活苦难的人们
无时无刻不冷讽热嘲
他们不晓得
桌上那令他们垂涎欲滴，食指大动
油亮嫩滑的东坡肉，正是
我终日睡与吃修成的正果
也是
我初次和最后嚐到酸苦
泪流的奉献

红尘蝴蝶
前世飞来背负一生传奇
当年悲剧化身彩蝶双飞
飞进红尘找回失去爱情

穿着情侣彩衣比翼双飞
沉醉花香飞不出花花世界
忘情前世爱浪漫今生情

水村大桥
市区水村居民血脉相连
客艇服务载客往返频密
汶莱河建大桥惊喜两地居民

水村传奇大桥留名
快艇水上狂飙汽车桥上驰骋
图腾汶莱河风光游客点评加分

诗二首诗二首
梁友情

累累
狠爵

撕掉那页
心脏突然停下
呼吸没了
原来只剩下凝滞
当三十一切卸除
悬念
不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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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文艺

一粟

母亲母亲
欧天发

罗米欧

申诉申诉

实在而沉重
说是该申诉时候
现在今天
新时代的世界啊
人类生命虽使命不断
却是盘旋更新于云端
天涯海角难艳羡
筑丝蛛网上生活
止步人际关係

陈肆

世事难料人生就是如此
奇妙，出人意表事往往是超
出想象。走出了校门就不再
回头，白天在五金店当店员；
徬晚跟着母亲做小贩。

七年后，才翻篇想要出
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得二
哥通知说：“夏里申洋行要
招聘人。”胆粗粗就自己跑
去应徴，那是一份食品推销
员工作。当时的我算是初
哥，什么也不懂不知就进入
公司。第一天上班就那么
的巧，还未入门就听到自己
的八卦。时至今日，我还拿
来当笑话说给同事笑笑。
回想当时小贩时素来生活
随性，向来不修边幅。就不
太注重形像长头髮留胡子，

贪方便穿着以短裤背心木
鞋为主。太太曾看照片笑
说：“如果我还是以往那个
样子，她绝对不会嫁我。”
犹记得新官上任时对自我
造型，做出了适合的调整。

甫进公司门，看到新公
司女职员们聊天，想提交信
询问如何进入。等待听着
她们话题聊到有新人要来
上班，不料原来自己就是话
题里主角，说到有个“神经
佬”今天要来公司报到，我
呆在一旁听笑笑说:“你们
好像是在说我！”之后在公
司里，女职员都避忌般与我

“躲猫猫”，足足三个月后
情况才慢慢改善。

“先敬罗衣后敬人“依
旧牵引社会风气，下文博君
一笑。

永不终止的故事永不终止的故事

知道我的人很多，而我
认识知道的人却出奇少。
读书时就自己知道表现并
不十分突出，没有什么傲
视群伦的事可以去向人炫
耀。

你如果是认识我，一定
知道我在小学的第一个混
号“老夫子”。由始至终都
困扰着我，不知是那个仁
兄义妹开始这样子称呼，
感 觉 上 好 像 弄 得 全 校 皆
知。名字逐步传开开始为
大家所熟知，在校内每天

都会听到大小学生如此叫
我；听唱顺口溜“老夫子戴
帽子，看到警察脱裤子。”
可 会 唤 回 你 们 的 在 校 记
忆 ，记 起 我 再 忘 掉 我 吧 ！
只记得喜欢看书在图书馆
做管理员，实在想不到那
方面出众。也罢！

时间转到六念甲班，算
不幸入到优秀班。就这年
我选择做一世童军，幸运时
至今日依旧和童军兄弟姐
妹们有联系。我最料不到
是相隔一年上到初中混号
即时换成“罗密欧”，也不
知是拜谁所赐，费解！

陆上油井陆上油井

吴永备

渴望有一口井
在荒郊野外
在风沙滚滚的沙漠
鑽头深入岩层
伸进亘古
古世纪

不是海市蜃楼
更不只是一株仙草
那会是一片绿洲
有沙漠的雨
灌溉与
滋润

沃野千里
这陆地上的油田
不靠你我种植
全凭人们来
探测与
开採

经历漫长的
等待，深埋在
数千公尺的地底
蕴藏于摄氏六十度
至一百五十度时之间
比水还轻

气化的
天然气是一把
火，擎起一座城市的
历史与光荣
也照耀一个国家的
幸福脸庞

──《油城印象》之一

都 东 镇 ，我 的 故 乡 ，
我 是 都 东 人 。 我 住 在 都
东 镇 长 达 10 年 ，之 后 迁
移 至 首 都 斯 里 巴 加 湾 市
（1970 年 10 月 4 日之前称
为汶莱市），我算是在城
市长大的一个人。

古 早 的 都 东 鎭 与 当
今发展下的都东镇，变化
极大，一些我记忆深刻的
建 筑 物 如 今 已 不 存 在
了。我居住的板屋，左边
有间回教堂，现在都已看
不到了，回教堂的原址已
经 成 为 河 滨 公 园 的 一 部
份 。 板 屋 的 右 边 现 在 是
间汽车添油站，对面山坡
上的回教徒坟场依然在。

市 区 亚 旺 因 仄 街 的
巴刹，好多年前被拆除改
建 为 一 露 天 休 闲 咖 啡
店 。 我 的 母 校 —— 都 东
中 华 学 校 配 合 在 发 展 上

的需要，在多年前老校被
拆 除 改 建 成 当 今 颇 具 规
模 的 华 小 。 曾 经 在 儿 童
节 看 戏 的 都 东 戏 院 也 不
存在了，所幸手上都保存
着这些古物的照片，十分
珍惜！

如今的都东镇，新建
的 建 筑 物 如 政 府 办 公 大
楼、商业店物如雨后春笋
般 从 平 地 而 出 ，一 栋 10
层楼高的大楼，鹤立鸡群
于当中，欣欣向荣的情景
展现于眼前。

古 早 的 都 东 镇 就 只
有一条街道，那就是亚旺
因 仄 街 。 都 东 中 华 学 校
是我的第一母校，创校于
1937 年，曾经在 1986 年举
办 创 校 50 周 年 金 禧 纪

念，也出版了有史以来的
第一本纪念特刊，时任校
长 是 林 轼（来 自 沙 巴 斗
湖）。

古 早 的 母 校 位 于 一
小山坡上，面向警察局与
都 东 河 。 校 园 里 有 座 古
墓场，至今还保留在新建
的校园里，并加上护拦围
了 起 来 。 校 名“ 中 华 学
校”这四个大字是在 1956
年由吴福记的亲手写的，
并且保留至今。

我 在 校 只 是 3 年 而
已，即幼稚园、一年级及
二年级。之后，因为需要
而举家迁居斯市（当时称
为汶莱市）的甘榜巴拉岸
（ 一 般 华 人 称 为 桃 花
村）。我还记得教我的老

师有蔡老师、谢老师及麦
老师，他们都还健在，过
着快乐的晚年生活。

清 楚 记 得 我 在 二 年
级时，课室设在礼堂里，
并 且 与 三 年 级 在 同 一 个
地 点 上 课 。 当 我 们 这 一
班唸书时，三年级的同学
便是写作业，永远不会衝
突 的 。 由 于 学 生 人 数 不
多加上课室不足，才会有
这种现象出现，相信很多
人 没 有 经 历 过 这 种 学 习
的环境吧？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
我 经 常 回 到 母 校 。 从 古
早 的 校 舍 至 现 今 全 新 的
校舍，我都亲眼目睹了它
的 演 变 。 都 东 中 华 学 校
有 史 以 来 的 第 一 份 奬 学
金是黄洪想奬学金，而黄
洪想就是我爷爷的弟弟，
我的叔公。

我的故乡我的故乡 黄家声

无巧不成书

粉墨登场


